
開放文學  -- 神鬼仙俠  -- 續濟公傳
第二三一回  陰舛陽取用假銀　樂極生悲拘留保甲

　　話說殷長貴同大眾本家在館子裡吃酒，因殷大鵬弟兄三個爭執酬勞，大家胡亂的吃飽了飯，一同上櫃會帳。長貴把封銀子拿

出，取了三錠，心中划算道：不過吃了二�多兩，有這三錠小寶，一定只多不少。那知這小寶並不是銀的，是鉛澆的。大凡有錢的
人家，深怕強盜來劫，每每澆些假錠假寶的擺在家裡，名叫「太平封」。殷長貴初到殷�萬家中，怎能摸到就裡，搭眼見大娘用銀
錢的一個櫃子就在正房裡書桌橫頭，到了立嗣的這句話才議論妥當，他便走進房去，把兒子叫到面前道：「這個房間是你家嗣母

的，我卻不便在此。你代我坐在裡面看好了，此後少掉一文，都是你我的息耗了。」說著便將櫃子開了。也算事有定數，他巧巧的

拿了一包太平封，塞在兜內，怕道有甚用度，免得向人伸手。這時酒飯過後，他那裡曉得銀子是假的，拿出來便交櫃上算帳。那管

帳的接到這全鉛的小寶，自然是立辨真假。但這爿飯館，本是臨安城外東路三段保甲一個保甲委員開的。他那本段上出了有幾起盜

案，都未破獲。這管帳的有這個心病放在肚內，這時把銀子一看，曉得是人家的太平封；再把殷長貴一看，又是一個窮形，跟從他

的這幾�個人，裡面雖是有上色的，有下色的，但那三杯黃湯下肚，嘴裡七七八八的，都變做不是正經形像。那管帳的越看越疑，
所以便把那走堂的喊到旁邊，盤問他們吃酒的時候談的什麼心？堂倌倒還真真爽不過，當下就把得殷�萬家絕產的話說了一遍。　
　殷長貴不知情由，見管帳的抓了銀子，同那堂倌慢慢談心，便發躁道：「快些把找頭找出，我們還要有事去呢！」那管帳的見他

催促，便向他一冷笑道：「朋友不要慌，我來理直你了！」管帳的這句話，卻是有些說得不尷不尬的蹊景。那知殷長貴此時一者仗

著自家是個大富翁，二者同在一起的還有幾�個人，不由的便鬧起脾氣來了，當下把櫃一拍，罵道：「你這人好混帳！人來照顧你
家生意，難道是派伺前等後不成？」那管帳的被他破口大罵，不覺無名火起，便向櫃外的一些做菜的、走堂的、燒火的、挑水的喊

道：「你們多來幾個人，把這些用假銀子的強盜代我抓住！」大眾一聲吆喝，繩子扁擔的都出著場了。一眾本家見勢頭不好，你扯

扯我，我扯扯你，便一哄而散。當下便將殷長貴拘住，不得讓他分身。一面便著了一個打雜的去請東家。不上一刻，直見燈籠火把

的來了無數的保甲兵。看官，保甲這一件事，本由宋朝王安石的時候才初作辦起，那時的規矩卻是很好的。但殷長貴見館裡喊他用

假銀的強盜，眾本家都嚇了逃走，他卻一點不怕。暗道：銀子用假了也是有的，昨日這時遇著這事者，還有個有冤無處伸，如今我

赫赫的還有一份家當，諒一個開館子的也不能把我怎樣！想罷，但見那館子裡也不一定怎樣得罪他，還拿了一張凳子，請他坐在櫃

外。那店裡就同沒事一樣，不過著了一個挑水的，因晚間沒事，看住他，不讓他走。

　　殷長貴好生悶氣，再怎樣哼兒吭兒的，那管帳的道：「你不必發威，馬上自有人來賠你的禮，請你回公館是了。」殷長貴聽他

這話，心中暗道：照這樣講法，一定是那堂倌告訴了我的底細，他曉得沒得下台，請一個人來轉彎，所以才這樣說法。但我卻有一

件心事，大保兒雖然已經埋掉，大事就作為沒什麼變卦。但是當開發人的還不曾開發，一本大帳還不曾有得到手；加之這一位大

娘，我看他那情形，也不是個忠厚的。一個族長，雖然有點道理，年已七�一歲，手上又被那棺材釘栽了一個通心過，還不曉得捧
住手，此時是什麼蹊景。我的個寶貝兒子，要論他得偌大的家財，算是個有福的了。無如人都叫他做四六七八。看官，請教怎麼叫

住個四六七八呢？臨安以及江南的人，個個都稱傻子為二�五。這個二�五的名號，後來人都曉得了，就有人另外又造出個新鮮名
目，叫做「四六七八」。怎麼為叫四六七八呢？四同六是個�，再加上個七，是個�七，再加上個八，不是還是二�五嗎？閒話體
提。總之殷長貴曉得自家的兒子不大玲瓏，丟在家中，心裡更放心不下。無如身邊既拿出假銀，叫做自家理缺。只得硬捺住性了，

單見究竟是怎樣的辦法？　

　　就此又過了一會，忽聽街上轟轟的腳步聲合著那馬蹄聲。長貴正然奇異，只見幾�個保甲兵，一手抓的高柄燈籠，一手抓的短
刀，到了館子門口，通身站定。末了一騎馬，那馬上坐在一個小武官的樣子，年紀才二�多歲。一馬到了館門門口，岔腳就跳下馬
來。那館子裡由管帳的起，統統迎了出來，走進櫃裡，嘰嘰咕咕一會。那武官走出櫃外，朝殷長貴上下估量了許久，便道：「你姓

什麼？」長貴仗著自家是個富翁，諒他不過一個保甲段委，以為瞧他不起，他冒冒失失的問來，也便冒冒失失的答道：「我姓殷。

」武官又道：「你做什麼營業？」長貴道：「我在家裡享福。」武官道：「你既在家裡享福，因何同上幾�個流氓下館子吃酒？」
長貴道：「自然有事，才請這許多人吃酒呢。總吃酒把酒錢，吃菜把菜錢，管什麼人多人少呢！」武官見他語語頂撞，便大聲道：

「吃酒便吃酒，因何用假銀子？你這假銀於是由那處來的呢？」長貴見他聲腔大了，也便大聲道：「我家裡銀子多得很，不過失於

檢點。既是看出假的來，照換是了。身邊就換不出，如相信得過呢，就記片帳，來日收錢；設或不相信呢，就著人跟我家去拿真

的。也沒什麼了不得大事！我殷長貴不說句狂話，立時要搬個一萬八千銀子也還搬得出。可笑他們店裡的這些人，叫做有眼無珠，

還要驚天動地的把你足下請得來。請教還是辦我個盜？辦我個匪是了？」武官見他出言吐語雖屬有些麻木，曉得他絕不是個盜匪。

當下又問道：「據你講的，你是很富足的了。你家如今住什麼地方呢？」長貴道：「足下可曾聽見人說西湖濱有個殷�萬家麼？那
就是舍下。」武官一聽這才明白。但殷�萬已死，鬧了這許多事，這武官並不清楚。卻因殷�萬在西湖濱上是個個都曉得的，因此
這武官就把個殷長貴從住是殷�萬。暗道：怎麼這大家業的人，這樣一個窮形，那裡才由病裡爬起來的嗎？也罷，我無論他怎樣闊
式樣，我是要照我的公事辦的。必須如此如此，那一個小小的竹槓定被我敲著了。

　　主意想定，便笑嘻嘻的向長貴道：「老先生不必見惱。如今我們保甲上奉了欽定的章程，雖王公大臣，如有擾害閭閻的事，保

甲上都要將人拘留，查出真實，方能釋放。今天外面已不早了，且請到敝局略坐一坐，明日再請回府。」說罷便喊了一名局勇進

來，吩咐道：「這位老先生交代你，你路上小心照應一些。」那局勇答應了一聲，走上前來說道：「老先生請了！」那武官吩咐已

畢，又向那櫃上帳伙說道：「他來的三錠假銀，且交了把我。他吃的酒菜，連小帳都歸我算。」當下管帳的忙把三錠假銀交出。武

官跨上了馬，揚鞭前走。殷長貴被一個局勇押了，跟著馬後，心中急得要死。暗道：世上的事，真算禍福無門。就如今朝這一日，

若說我運會不好呢，可算陡然的做了一個富翁；若說我運會好嗎，吃吃酒還碰出這個晦氣。沒奈何，哼聲歎氣的跟著局勇到了那城

東二段分局。武官下馬進裡。這個局子卻設在一個和尚廟裡，那局勇便將殷長貴押在左邊天王柵欄裡坐下。不上片刻，只聽裡面一

個局勇走出喊道：「帶來的那位殷先生，裡面委員請他說話呢。」那原押的局勇答道：「來了來了。」就將殷長貴領出了柵欄，一

直送到裡面一個小房間裡。那武官並客氣很得，連忙邀他上坐。局勇見委員客禮相待，也便送上茶來。殷長貴心中想道：世上的錢

真狠，他這樣蹊景，那裡恭維的殷長貴，可算還是恭維的殷�萬啊。我也可算仗著的是這一點，若不仗著錢力足，既然用出了假銀
子，不但不敢頂撞他，大約小答子不得八�，也有一百倒吃過了，還有請坐倒茶呢？　
　　長貴此時自問自答的一人默想，口也不開。武官這時心裡一味的想詐他的錢，但不能開口，就同他談盤麵。就此便從容不迫的

先陪他談道：「尊府如今家裡有幾口兒住在一起？聽說老先生家有位二先生，人品是好得很呢，此時可還同住一起麼？」長貴見

問，心中暗想道：他既曉得段二、殷大，他也斷然認得他。見我不曾說出根由，大約是故意連殷�萬身死都不提，有心來試探我
的。我倒不要藏頭露民反轉把真情說出的好。打算已定，就此便將殷�萬本人已死，怎樣承嗣殷二的兒子為後，怎樣這大保兒壽數
不長，怎樣看大成廟皇駕起身，落在湖裡淹死，怎樣本家公議，復立己子為嗣；順便就將因何同大眾本家下館於吃酒，因何拿出假

銀，統統向那委員說了一個終場。那武官大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還不曉得殷�萬已死掉了呢！可算恭喜老先生，今日是第一天發
福的了。但我想世界上的人，委實是甘苦不均，都叫做前定數。不怕你見惱，如老先生這付尊客，也不一定就比人多隻眼睛，因何

就陡然發財？如我輩辛苦，這樣整夜的都不得安眠，要論起薪水，委實養個己身還養不活呢。」長貴道：「這樣說來，這個差使也

就苦得很了。」武官道：「若論真苦，亦復也不盡然。總之中國做官的，要靠著薪水俸銀，都是有名無實。為最要碰著有關係的案

件，代人家解脫解脫，一樣一件事，得個三千二千金；一樣一件事，得個三百五百金；一樣一件事，得個三�二�金；一樣還有賺



個到錢的，一樣還有息了真本的，叫做量體裁衣，有多有少。窮人也不能逼他的命，富人也不得缺我的情。就如你老先生這一件

事，也叫做可大可小，事在人為。現今國家新章，日間用假銀，罪過還輕；獨是晚上用假銀，出了�兩之外，照律例上就應分是軍
罪。如今老先生這件事，要論時候嗎，卻然是黃昏以後；要論數目嗎，已經是三�多兩。若現規矩矩照正案辦起，真就不堪設想。
而且在我們這邊了事，說花幾文，便花幾文，不同那州縣衙門處處多要小費。我不瞞你說，前天有一個相打的小案，我不過想了他

一百銀子。因他也是個有錢的，要論案情，口面是稍大一點，以為他總可受頭。那知他居然不睬，我便氣急了，遂代他加油添醬，

向臨安縣裡一移，據說現今已用掉將近二三百金，還不曾有得出來呢。所以我們這邊，雖然得人家幾個錢，叫做大事做小了，小事

做了了，沒一個不願投伏書。」　

　　殷長貴聽這保甲武官說的這些話，句句都曉得是打劫他的。暗道：我如不招呼他，他認真可以說我混用假銀，移到那縣裡去，

那一杯酸酒，真個是吃不起。心中划了一划，便說道：「你副爺的明見，在下雖然得著這份家當，通身還不曾過手，恐怕立時做

主，要用個若干，還未見得就能應手。為今之計，你副爺果能照應一點，在下也有個薄薄的不恭。所有不足之處，將來留點交情，

也好慢慢補報。」武官見說，心中大喜，暗道：這一個竹槓，果然被我敲著了。心中又想道：他雖然說個小小的不恭，將後三�五
�，也是個小小的不恭，我倒不能含糊。當下又說道：「老先生這話很為有理。俗云錢短仁義長，那裡就只認錢認不得人嗎？但有
一層，兄弟如今謀了個信安營的把總缺，一應費用，約要五百銀子才得到任。這一件事，我大約就全仰仗在你老先生身上了。」殷

長貴那敢違拗，便說道：「副爺命下，敢不盡力。但有一層，必須三日後方得到位。」那武官笑道：「只要你承允了，就過個三日

五日何妨，我還怕個殷�萬家少我的銀子嗎？」說著便把那三錠假銀拿出，又添了一支筆，向長貴道：「請你把這銀上作起押來，
候著尊駕銀子送來，再為拿去。」看官，你道這是個什麼用意？這位武官既曉得他頂了殷�萬這筆家當，將後不怕他少錢，只怕他
圖賴，所以叫他在假銀子上打了花押，弄得他圖賴不去。殷長貴那知就裡，只顧眼前過身，提筆便作了三個花押，就想告辭要走。

那武官忙止住道：「走不得，走不得。此時要奔西湖邊，如想穿城走，那城門早經閉了，城外那些荒僻地方，大約沒一處不得背娘

舅、打悶棍的。我勸你就在我鋪上將就一宿，明日走罷。」長貴沒法，只得就在保甲局過夜。

　　次日一早，便辭了那武官，到了外面。那知又走差路頭，要論由城東街到西湖，路熟的人會走不過�五六里。那知他這一舛，
走了二�五六里不止。他平時又不是走遠路的人，委實走得是上下不接氣，好容易巴到西湖邊。這時已在午牌之後，太陽倒斜西有
半磚。殷長貴心中有事，一步都不敢怠慢，連忙趕到那殷�萬的門口。只見那兩扇大門關住，裡外寂無人聲；再朝那門旁一望，但
見有一塊三尺長半尺寬的一塊牌掛在門首。殷長貴暗道：這真就奇了。那裡兩歲的個小孩子死了，還要出訃聞，掛門狀嗎？心中究

竟有點不相信。但彀起頭來向上一看，卻因年紀老了，到底沒得遠光，再也看不出上面寫的什麼。畢竟這一面牌，還是大保的訃

狀，還是另有別樣的什麼事件。欲知這牌上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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